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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北二人场子（陕北秧歌）传承人——李增恒

榆林市国家级非遗项目榆林市国家级非遗项目（（四四））

陕北秧歌中的二人场子是秧歌艺术中的精华，
是一种舞动黄土地、情动黄土地的艺术，是一种撩拨
人性、展示人性的艺术，是一种抒发情怀、展示理想、
再现向往、关注人生的艺术，深受百姓的欢迎。它虽
然是一种无说无唱的舞蹈艺术，但其感染力、震撼
力、影响力甚至超过了不少有说有唱的艺术。其最
大特点是趣味盎然，意趣、情趣、理趣通过逗趣表现
出来，通过身态、神态、情态再现出来。

一、陕北二人场子
陕北秧歌是我国汉族民间舞蹈的主要流派之

一，是一种自娱自乐的广场群众舞蹈，集歌、舞、戏、
乐、诗为一体，起源于祭拜天地诸神，祈保风调雨顺
的民间祭祀活动，经过长期的历史演变，逐渐发展成
为现在这种以庆典和娱乐为主要目的群众文化活
动。

“踢场子”是陕北秧歌的派生产物，兴起于明末
清初。为了反抗封建礼教的压迫和婚姻制度的束
缚，表达人们对爱情和幸福的追求，闹秧歌时一些有
编才、会几下拳脚的艺人便根据新婚男女生活中的
一些相互了解、挑逗调情、打闹嬉戏的情节，粗略地
编创了一种即唱即说还夹有踢飞脚、放大叉等武功
表演的“对对戏”。随着时代的发展，艺人们在继承
前人“对对戏”表演形式的基础上，增强了舞蹈性和
技巧性，逐步演化为一种只舞不歌，重点抒发内心情
感的独具风采的民间舞蹈。

陕北踢场子的表演形式不外乎二人场子、三人
场子和多人场子。

二人场子属一男一女表演。男角俗称“挎鼓
子”，女角俗称“包头”。内容表现的是青年男女或
新婚夫妇间嬉戏逗趣。过去反映的是夫妻间打闹争
斗的情节。新中国成立后，将那种张扬夫权思想的

“斗”，改革为青年男女间相互爱慕的“逗”。
三人场子属一男两女的表演形式，表现的是大

小老婆争风吃醋的内容，情节风趣诙谐，具有强烈的
讽刺色彩和一定的批判现实的精神。

多人场子，又称“群场子”。一般由四人、八人
或十六人表演。这类场子是在二人场子的基础上发
展形成的。表演时，强调动作整齐，画面统一，突出
舞蹈表演的整体性。

绥德踢场子，主要分为北路场子、南路场子和蛮
婆蛮汉（丑场子）三种流派。

北路场子主要流行于绥德县北区的韭园乡、薛
家河镇、四十里铺镇、赵家砭乡。也称“文场子”

“软场子”“稳路场子”。表演节奏十分流畅、快而不
乱、慢而不断、动静相依，刚柔相济。代表人物有李
增恒、吴继业、李桂枝。

南路场子流行于绥德南区崔家湾镇、定仙墕和
薛家峁、白家硷乡。也称“武场子”“硬场子”“正路
场子”。表演节奏铿锵有力，对比鲜明，形象生动，
情态并茂。代表人物有贺俊义、苏树旺、苏桂堂。

蛮婆蛮汉场子，也称“丑场子”和“老人场子”，
南北路均有。表演风格夸张滑稽、诙谐幽默、变化多
端、妙趣横生、丑中见美、嬉而不俗，让人们在笑声中
受到艺术的启迪和享受。

二、宁看六六旦，不吃油捞饭
他是陕北黄土高原上的一个地地道道的农民，

是一个在黄土地上摸爬了一辈子的庄稼汉。然而，
他却名扬全国，蜚声海外，被人们称为民间舞蹈艺术
家。他就是著名的国家级陕北秧歌代表性传承人李
增恒，艺名“六六旦”。

李增恒是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代民间舞蹈艺术
家。他在陕北民间舞蹈二人场子中，男扮女装，扮演
包头（旦角）角色，以艺名“六六旦”“水上漂”而蜚声
艺坛。他精湛的演技，像陕北高原一朵盛开的山丹
丹，在民间艺术的百花园中，争芳斗艳，花香四溢。
几十年来，深受国内外广大人民群众的喜爱，为发
展、繁荣、弘扬我国民间舞蹈艺术事业做出了显著的
贡献，成为一颗璀璨夺目的民间艺术明星。

1929年，李增恒出生在陕北绥德县韭园沟蒲家
坬一个贫困的农民家里。父亲长年累月给地主扛长
工，全家以糠菜糊口，住在一间破窑洞里，童年的李
增恒是在放羊、割草中度过的。

毛主席领导的工农红军胜利到达陕北后，穷苦
的劳动人民重见了光明。少年的李增恒学习文化知
识，受到了革命文艺的熏陶。他有生以来第一次欣
赏到的歌舞艺术，就是当地文工团演出的《白毛女》

《刘胡兰》等歌剧。热爱文艺的幼芽已在他心中慢慢
萌发。从此，不管什么地方的剧团来演出，也不管路
途多么远，他总要赶去看热闹。当时在边区已普遍
开展了秧歌运动，可李增恒居住的蒲家坬因村子小
又无艺人，闹不起秧歌，离蒲家坬不远的王茂庄闹秧
歌却挺红火热闹。酷爱文艺的李增恒心驰神往，秧
歌队走到哪里，他就跟到哪里。秧歌中二人场子、三
人场子，他几乎看得入了迷，打心眼里喜欢。他一边
看一边模仿那些动作，反复思量，反复练习。他渴望
有一天男扮女装，扮演包头旦角，实现自己的理想。

新中国成立以后，李增恒在家乡蒲家坬村也闹腾开
了秧歌，村长看中了眉清目秀、长得英俊，又刻苦好
学的李增恒，特地请来邻村旦角艺人闫文斌，给他教
旦角的扭法、跌软腰、耍扇子等动作，闫文斌就成了
李增恒的启蒙老师。闫文斌是一位演包头的老艺
人，虽然他当时已经50多岁了，但跳起秧歌来动作仍
然干净利落，韵味十足。李增恒嗓子不好，不擅长唱
秧歌，但他跳得好，悟性高，深得闫文斌的喜爱，闫文
斌便将自己表演包头的技艺倾心传授，使李增恒受
益匪浅。为了把包头演好，李增恒暗暗留心观察农
村里那些满面春风、眉目传神、步履轻盈的大姑娘、
小媳妇，把她们的举止、神态记在心中；他看戏时留
心观察旦角的表演，把人家的一招一式仔细琢磨品
味，融入自己的表演之中。

不久，闫文斌进城工作，李增恒继续演旦角，村
里的一些人议论纷纷，说李增恒演旦角是下九流的
事，不务正业。父亲和哥嫂都来劝阻他，这些丝毫没
有动摇李增恒学艺的决心，他学旦角的信心更加坚
定。没有扇子，就用扫炕的小扫帚当扇子；没有镜
子，他在月光下琢磨身段，家庭、院落和田间地头都
成了他的排练场。一次担水，他只顾体会旦角走路
的动作，竟把水担到别人家门口，此事成了村里的笑
谈。有一次，他在集市上赶集，见有山西人卖镜子，
就毅然将打短工挣的三块银圆，买了一面二尺多长
的大镜子背回了家，婆姨气得几天不理他，他却兴奋
地照着镜子，扭呀看呀，心里乐开了花。平时，他省
吃俭用，把积攒的一些零钱，用来买有戏剧人物的年
画，贴在家里窑洞的墙上，认真端详着，模仿画上

“丫环”“小姐”的神态和舞姿。“酷爱是力量，勤奋出
才华”。1950年，李增恒的演技崭露头角，日臻成熟，
由于他在家里弟兄中排行老六，“六六旦”的艺名便
不胫而走，方圆几十里无人不知，无人不晓。哪里
有“六六旦”的场子，哪里的观众就围得水泄不
通。

1955年，李增恒的艺术生涯迈出了崭新的一步，
他参加陕西省民间音乐舞蹈会演，首次获得个人演
出甲等奖；同年在北京参加全国民间音乐舞蹈会演，
获表演一等奖。会演期间，毛主席在天桥中直机关
礼堂观看了节目。李增恒清楚地记得，那天毛主席
没有坐在舞台正面的位子上，而是坐在旁边的观众
席上。这是毛主席出于对演员的关心和爱护。因为
很多业余演员在台上一看到毛主席就激动得演不下
去了。为了避免出现这种情况，导演一再叮嘱大家
不要往观众席上看。演出前，李增恒知道毛主席要
来看节目，既兴奋又紧张，光化装就化了三次。他怕
演出时把扇子、绸子掉了，就把扇子、绸子绑在手
上。那时没有扎头发用的皮筋，他就从裤带上抽出
一绺线来绑扇子、绸子。毛主席、周总理等党和国家
领导人观看了演出，这是李增恒有生以来最大的殊
荣。

1957年，他参加陕西省民间音乐舞蹈会演，再次
荣获一等奖。当年，在全国第二届民间音乐舞蹈会
演中他与吴继业（男角，陕北绥德县农民，扮演挎鼓
子）表演的二人场子，赢得了好评。1959年，在全省
群众文艺会演时，榆林代表团创作演出了有40人参
加的民间踢场子《同庆丰收》，李增恒和吴继业担任
领舞，这个舞不仅获创作演出奖，还搬上了银幕。在
祖国民间艺术的百花园中，李增恒的技艺宛如陕北
高原的山丹丹花一样散发着芬芳，给民间舞蹈艺术
增光添彩。许多歌舞团为发展和继承祖国优秀的民
间舞蹈艺术，派出演员、编导拜李增恒为师。从1955
年到1963年，他先后被陕西歌舞团、中央歌舞团、北
京舞蹈学院、空政歌舞团、辽宁歌舞团、兰州军区战
斗文工团等专业团体请去授课，专门讲授陕北二人
场子。1963 年，在中央歌舞团任教达 3 个月之久。
在他的认真传授、精心指导下，许多舞蹈工作者继承
陕北秧歌的优秀艺术传统，进一步创作出不少群众
喜欢的舞蹈作品。1982年，陕西电视台、中央电视台
播放了他演的二人场子录像。1986年，陕西省民族
民间舞蹈集成办公室专门录制了他演的二人场子专
辑。1982年《北京晚报》、1986年《陕西农民报》、榆
林地区艺术馆《信天游》等刊物及报纸，均撰写并配
图片，对李增恒的艺术活动做了专题介绍和报道。
1982年9月，在古都西安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举办
的“亚洲国际舞蹈座谈会”上，他给亚洲地区15个国
家的舞蹈专家表演二人场子，当时他已50来岁，轻盈
的步履、妖娆的身姿、多情的神态，塑造了一个淳朴
可爱、羞涩含情的陕北少女婀娜多姿的形象，谢幕亮
相时，博得了国际友人的一片喝彩，全场爆发出了雷
鸣般的掌声和欢呼声。一位印度女舞蹈家看后，激
动万分，钦佩不已，上台接见时，她用印度民族最尊
贵的礼节，跪在李增恒的脚下，紧紧拥抱他，并惊叹
地说：“没想到你是个男的，而且是个老汉，太了不起
了，太了不起了！”自1982年以来，他多次参加省上外
事接待演出，为弘扬民族文化、促进国际文化交流做
出了贡献。1992年8月，李增恒在北京演出时，曾受

到国务院副总理朱镕基的接见。
李增恒表演的踢场子往往让国内外朋友倾倒。

一位澳大利亚人十分想看李增恒的表演，1981年，他
从北京找到西安，又从西安找到延安。因为当时李
增恒在榆林，未能见上面。1982年，这个澳大利亚人
听说李增恒将在北京演出，就在北京等了3个月，终
于如愿以偿，看到了李增恒的表演，并询问了李增恒
从艺的有关情况。1983年，榆林民间艺术团成立时，
李增恒成为艺术团的一名专业演员。1988年，他随
团赴法国、瑞士、苏联等国家演出，受到热烈欢迎。
人们都亲切地称他为“民间舞蹈艺术家”和“东方
花神”。1997 年，李增恒69岁时在北戴河表演踢场
子，著名歌唱家郭兰英误以为表演者是一位风姿绰
约的妙龄女郎。演出结束后，郭兰英见到李增恒时
才知道他是一位年近七旬的老头儿。郭兰英连声
说：“你把我骗了！你把北戴河人骗了！”

李增恒的表演日臻成熟完美，迈向了一个更高
的境界。他曾在秧歌剧《婚礼》和《打谷场上》分别
塑造了一个羞涩含蓄、淳朴靓丽的新娘子形象和一
个泼辣风趣、热爱劳动的老太婆形象，给人们留下了
深刻的印象。2002年，在西安参加演出期间，已是74
岁高龄的李增恒在舞台上抖裙舞扇，由慢渐快，一口
气转了11个圆场，最后一个漂亮的“卧鱼”亮相稳稳
当当地落在地毯上。在明亮的追光下，他上着红绸
袄，下罩绿绸裙，仿佛一朵带雨的山丹丹花，娇艳美
丽，光彩照人，让全场观众为之倾倒。

李增恒闹秧歌不仅付出了艰辛的劳动，而且做
出了常人难以想象的牺牲。1951 年，李增恒 23 岁
时，外村向蒲家坬发出了表演邀请，请李增恒等艺人
们在大年初一给他们村闹秧歌。李增恒不分白天黑
夜地练习，只为给乡亲们带来一场好的表演，送去一
份愉快的新年礼物。可惜福祸相依，李增恒每天每
夜练习秧歌，却没有发现自己女儿的病情，在大年三
十的晚上李增恒亲爱的女儿病故，家里的姑婆叔伯
全都聚集起来，哭得死去活来。第二天大年初一，村
里人来叫李增恒去十里外的邻村闹秧歌，他看着女
儿的遗容，再看着家人们的泪痕，心里万分的不舍与
无奈，但是已经答应了乡亲们，又怎么能够不守信用
呢！想着乡亲们的热切渴望，想着乡亲们对六六旦
的喜爱，又想着这么多天与伙伴们日日夜夜的练习，
李增恒不顾老婆亲戚的责骂与挽留，留下了病故的
女儿，给乡亲们闹秧歌去了。

1955年正月，李增恒家里商定为已故的父母搬
迁坟地，重新合葬，时间定在了古历二月十二。然而
正月李增恒被抽到了县里的文艺表演队，准备参加
省里的民间文艺表演。正月二十五李增恒随团去参
加省里的调演，刚上汽车，便被他四哥拉了下来。他
四哥说：“家里人为了给两个老人合葬的事忙前忙
后，你倒好，整天就知道个扭秧歌，你跟我回去也尽
一尽做儿子的孝心。”李增恒虽然心里愧疚，但还是
好说歹说送走了他四哥。在李增恒表演之前，他想
到当天是二月十二，家里人都正忙着给两位老人迁
坟，而他却人在西安，不由得掉了下眼泪。李增恒强
忍住眼泪参加了比赛，不仅为自己，也为了自己已故
的父母，最终获得了这次调演的个人表演一等奖。
李增恒每次回想起这两件事情，便会伤心落泪。

李增恒在长期的艺术实践中不断探索，对踢场
子大胆进行改革和创新。原先表演踢场子时，扮演
挎鼓子和包头的演员谁也不准看谁，都听着鼓点各
跳各的。如果彼此看一眼，笑一下，老艺人就会批评
说“不正经”。1955 年，李增恒在绥德县礼堂演出
时，转身时无意中笑了一下，省歌舞团的刘燕平就对
他说，这样对表演时交流感情很有好处。从那以后，
李增恒照着刘燕平的指点，在与对方交流感情时就
露出妩媚、甜美的笑容，受到观众的一致好评。

为了丰富踢场子的舞蹈动作，李增恒注重向戏
曲艺术学习借鉴。他除了学习运用戏曲中青衣甩袖
的动作，使自己表演的角色动作更加柔美舒展外，还
把青衣和小旦的台步与包头的舞步融合在一起，形
成一种新的舞步。他还把花鼓灯的“碎抖肩”融入
包头表演中，都收到了很好的艺术效果。他设计的

“面对面”“背对背”“侧身”等动作造型，使包头的表
演动作更加俏丽妙曼，多彩多姿。他重新设计了包
头穿的裙子，把筒裙改为下摆很大的裙子。演员穿
这种裙子，在旋转跪地后就会在地上形成一个大的
莲花形，中间还会有气泡，人像坐在莲花上一样，十
分好看。李增恒说：我的舞蹈表演之所以这些年有
了一定的进步，主要是“偷”了别人不少好东西。只
要是好的，我就学习、借鉴。但有一点，不管学别人
什么东西，都不能丢了老祖宗的传统，都要把别人的
东西进行消化，变成自己的东西。

原先踢场子的舞蹈动作大都没有名字。1980
年，李增恒在北京舞蹈学院讲课，有的学生问：“李
老师，你表演的这些动作叫什么名字？”李增恒说：

“哎呀，我还不知道哩。我回去问问老艺人。”后来李
增恒问老艺人，他们也说不出叫什么名字。李增恒

就根据不同舞蹈动作的特点，给踢场子的动作起名
字，如“盘头扫地”“翘门槛”“跳三步”“扶樱花”

“摘金环”“凤凰单展翅”等等。李增恒征求榆林民
间艺术团领导的意见，他们都说好。可是李增恒还
是不放心，不知道取这些名字合适不合适，他就自费
去绥德拜访了几位老艺人，征求他们的意见，老艺人
都说很好。他们还说“翘门槛”这个名称原来就
有。动作有了名字，给年轻人教授舞蹈时就方便多
了，也利于舞蹈的传承。

李增恒从艺几十年，由于他扎根于人民，视民间
艺术为生命，勤学苦练，博采众长，日积月累地不断
提炼，形成了自己独特的表演风格和艺术特色。

舞蹈理论家李开方，在《陕北高原一朵盛开的
山丹丹》一文中，对李增恒的表演艺术，曾做过很好
的概括：“李增恒的踢场子表演，具有软、活、轻、飘、
俊、柔、美、秀等特色。所谓软，即他的表演丰满和
谐，刚柔并济。特别是他创造的‘软腰’，堪称一
绝。通过腰部一瞬间的闪动，给人们有种似倾非倾，
似摆非摆，欲倒未倒的感觉。通过肩胸的控制与松
弛，使动作产生了力度和幅度的明显变化和节奏上
的鲜明对比。他善于运用轻盈、飘逸的步履变化，使
人们感到如同在水面上漂游一般，婀娜的舞姿、精致
的造型、欢快的节奏、迷人的神情，有机地构成动静
相依、起伏跌宕的炽热奔放气氛，将多情多意的陕北
姑娘那甜丝丝的感情，以及对生活、对爱情、对幸福
的渴求和向往表现得惟妙惟肖。”李增恒多年艺术演
出的实践，形成他独树一帜的艺术风格，凡是看过他
表演的人，无不称赞，百看不厌。群众编顺口溜道：

“六六旦，绥德汉。高原舞丛奇葩艳。巧手舞花扇，
轻足戏鼓点。扭如风摆柳，行若水漂船。爆竹闹管
弦，唢呐绽红毡。碎步悄然入洞房，谁人焉能辨女
男！”“看了六六旦，三天不吃饭”“六六旦的走，好
比喝烧酒”“六六旦的扭，风摆柳；六六的跑，水上
漂。”这些生动、形象、风趣的语言，是对李增恒艺术
风格最好的评价。他独异奇绝的艺术特色，将是我
国“二人场子”这支民间舞蹈艺术奇葩的宝贵财富
和艺术珍品，有待我们继承，发展，研究，出新。

由于长期不懈地努力，李增恒的表演艺术已达
到炉火纯青的程度，成为全省乃至全国知名度很高
的民间舞蹈艺术家。他曾任中国舞蹈家协会会员、
中国舞蹈家协会民族民间舞蹈研究会会员、中国舞
蹈家协会陕西分会会员、中国舞蹈家协会陕西分会
民族民间舞蹈研究会会员、政协陕西省第五届委员、
榆林市政协联谊会会员。他一生孜孜不倦，不辞辛
劳地积极创作和演出，不论在街头、广场、舞台、田间
地头，他总是热情不减当年，为人民献艺，表现出一
个民间艺术家所具有的乡土气息和淳朴憨厚的感
情。他常说：一个人的舞台生命是有限的，但民间艺
术的生命是永久的。他要把自己的艺术技艺，传给
年轻人，传给专业舞蹈工作者，让珍贵的民间舞蹈艺
术之花，世世代代开放下去。

李增恒从民间艺术团退休后，还以饱满的热情
培训和辅导秧歌新人，传授秧歌技艺。2007 年 10
月，绥德县文化馆举办了两期秧歌培训班，李增恒和
贺俊义等6 名老艺人热心为学员们授课，培训学员
80多人。

2008年2月，李增恒和绥德黄土地艺术团的40多
名演员一同进京参加了国家级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
代表性传承人民间歌舞专场汇报演出。在此期间，他
在人民大会堂接受了国务委员陈至立颁发的国家级
非物质文化遗产陕北秧歌代表性传承人证书和奖
杯。这是这位秧歌艺术家一生中获得的最高荣誉。

2008年12月1日，闹了一辈子红火的李增恒静
悄悄地走了。李增恒的去世，使我们失去了一位优
秀的民间舞蹈艺术家，给我们留下了无尽的思念和
哀伤。但是，李增恒的艺术仍然永驻人间，他的艺术
之树常青！


